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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漫步
故事 1: 第 5 集

汹涌的海浪交织着拍岸的涛声，令人陶醉，尤其是当你漫步于海滨时。你并

没有置身于大海，但你能看到它，闻到它，感觉它，听到它，触及它。所有感官

都全然激活了。男子正在思索着潜意识实际上才是最初观察者，突然间想到，潜

意识又如何进行感知呢？它是否也有嗅觉？触觉？

他向女人走去，并提醒着自己，对方并非自己的老师。海浪冲击着这个海湾，

涛声如此之大，他不得不提高了嗓门：“潜意识是如何感知我们实相的呢？你稍

早说到，它喂食着我们的感官。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必定拥有 5 感。可是，具体

情况呢？”

“我们的实相先于 5 感。我们已经知道，构成我们实相的是无限数据点的一

种集合，每个独立的数据点被互联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下的且‘全体性’的实

相。这实相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海洋——我们每个存在体既独自地又集体性地

拥有着它。”

“可我们全都不知道或是体验过这件事。”男子说道。

“我们不想知道，”女人答道。“生活于这个实相中，并在单个时空内体验

我们的全部实相，对我们而言太过于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拥有一个潜意识

和一个主权体，来通过一种平衡的渐进方式逐步地融合起这些实相。”

“它究竟做了什么？”男子问。

“潜意识吗？”

“是的。它做了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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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将是不完整的，”女人语气肯定地断言道。“潜意识感知我们的

实相，不是通过人类头脑所辖的各个感官，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感官会将实相雕

刻成能被‘人类性’消化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感知了多大百分比的实相，

因为，如果有某种方式容许潜意识将我们所有的实相传递给头脑和心脏，我们将

瞬间疯掉。”

“怎么回事？”

“超载。”

“有人经历过这个吗？”

“屈指可数吧，”女人答道。“只要将原本 0.00000000001%这样的百分

比翻一番，你就会失掉自身的平衡。如果再去掉几个零，你就会被宣布为疯子。”

“可潜意识是怎么进行感知的呢？它的感知器官是什么？它怎么能够看、

听、闻——它怎么能够完全地理解我们的全部实相，又不疯掉呢？”

“现在，你‘撞上’了正确的问题，”女人微笑道。

她弯下腰去，轻抚着一片如同精疲力尽的孩子溅落于脚下的浪花。空气中，

晶莹沙粒的沙沙声浸透在海浪声里，但是不知怎么地，这晶莹的声音依然找到了

他们的耳朵。

“潜意识存在于两个世界的边界上：它是时空内的化身物种的代言人，对应

的，非-化身物种则被称为‘主权性积分态’。在这边界处，潜意识的感知跨接

起了两个世界。这些感知并非人类的，也就是说，它们并非人类的感官。它们是

超-维度的。它们会运用全部的数据，并将其缝合为我们的‘整体性’，我们的

语境而言，就是我们的实相。”

“我们的感官所收集的是我们‘人类性’渴望知道并有能力显化的数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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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我们非常渴望去闻一朵热带花卉，但我们没有相应的时空来支持这朵花的

存在性。所以，如果渴望足够强烈，而我们也有实现手段，我们就会将它带入我

们的时空。我们的感官就能享有它并欣赏它。”

“如果没有实现手段呢？”男子问。

“你是指，我们没有嗅觉，或者没有财务资源来获得这朵花？”女人答道。

“是的。”

“我们的某部分察觉到，即便把这朵花置于鼻子前，我们也并未体验到这朵

花的全部。甚至我们的潜意识也办不到。花的全部实相仅仅只属于这朵花本身。

这朵花自身的体验是唯一的，它自身的表达也是唯一的。无论如何，它的一部分

被积分整合给了‘全体’。那是它共享给‘全体’的。那就是它的贡献。但依然

还有一部分是未被共享的。这是无法共享的部分。这是全体事物在这朵花的主权

体处形成了一个汇聚点，因而这就是我们每个主权体的独一无二性。”

“所以……潜意识并未体验全部，它仍然必须拥有自己的感官，”男子说着

微微摇了摇头。

女人停下脚步。

男子随之停下，转身面向她。“这实在令人困惑。”

“当然会的，”女人回答。“潜意识就像一个神出鬼没地给你带来礼物的客

人。你走进自己的家，发现桌上摆满佳肴等待着你。可你的‘胃口’不太好。你

可能会看着满桌美味，心里却想，我只吃那只橙子。不是因为你只喜欢橙子，而

是你的‘胃口’不佳，想吃点清淡爽口的。你的客人或许就会从你的反应推断，

你不太欣赏他们提供的盛宴。”

女人转过身望向大海。“你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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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随时间推移，它就完全不再提供盛宴了，对吗？”

“完全正确，”女人说道。

男子突然振作了起来。“所以，年幼时，潜意识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数据，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胃口’转向了更世俗的事物，像是生存和适应社会规范。

这就是你要表达的，对吗？”

女人点了点头。“是的，到了最后，我们必须臣服于死亡实相的临近，我们

的‘胃口’又会开始增长。”

“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男子评论道，“我们想要平复恐惧，去理

解那些‘重大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实相接下来会去

往哪里？诸如此类的……”

“是的。”

“二十几岁时，我感觉自己的‘胃口’非常好。我并不太害怕死亡，但我依

然想要得到这类信息。我想看到更广阔的画面，以便拥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的要点是，我们的‘胃口’在生命进程中会不断变化。潜意识观察着并

服务着它的搭档们——身体、头脑、心脏和伊格自我。潜意识可不是独裁者。

主权体，‘联合之线’，也在观察和学习着。（所以，）我们的‘胃口’中还隐

含着一种欣然就绪的状态：除了‘分裂’的生活，我们还想活出一种‘互联’的

生命。再次强调，这并非一个‘存一去一’的问题。”

“上次我们交谈时，”男子说道，“也许是上上次，我记不清了，你说到，

想象是关键。在所有这些里，想象的位置又在哪里？”

“想象拥有一种能力，能够去构想出过去和未来，或是构想出替代实相。这

正是我们头脑的天赋。想象是自我生发的，但也会受到个体时空实相的影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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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象，能激发个体的‘胃口’。”

“怎么做到？”

“借由特定的话语、形象、声音和感官知觉，想象力能够更容易地构想出‘互

联’，并且还能感觉到它。想象力能够屈伸于‘人类性’的各个部分之间；它能

够遍及所有时间而存在；它能够深潜入心脏；它能够开启任何的门，甚至隐藏的

门。”

“想象力和潜意识又如何共同运作呢？”男子问道。

“以某种方式……”女人答道。

沿着海滩一路漫步，他们此时遭遇了一处突崖，被阻断了前行的路，除非游

水绕过岩石。

“看起来是时候往回走了，”女人观察道。男子点了点头，2 人转过身开始

了返程。

“想象力是所有感官中最为敞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第 7 感官。这个感

官能够构想出一种‘非感官’对象，一种抽象概念，一种等待诞生之物。想象力

能够赋予它所选定的事物以生命和实体性。”

“它跟潜意识又怎么合作呢？”

“我们的潜意识永远都在观察我们时空实相的‘全体性’。它将这些观察数

据告知了我们的人类感官，不仅是我们熟悉的 5 感，还有第 6 感和第 7 感：直

觉和想象力。直觉属于心脏，我们的感觉中心。想象力属于头脑心智，我们的构

想中心。”

“就像先前说的，潜意识观察着‘全体’，但如果‘全体’是分裂的，那么

我们的感官就只能感知到‘分裂’，并基于‘我们是分裂的’这样一种排他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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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构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象力能够率先将‘互联’的数据带入我们的人类

感官，并刺激我们的‘胃口’去取食这些能萌生‘互联’感的话语、图像、声音。”

“如果周围每个人都只是感知‘分裂’，这么做又能真地带给我们什么呢？”

男子问道。“这看上去就是一个孤独的岗哨……”

女人停下脚步，指着身旁如巨碗般围着他们的石灰崖的顶部。“想象你站在

那些高崖顶部。相比于海滩上的我，你能看得更远吧？”

男子左右望了望。“要是望向大海，我们可能差不多，也许我能看得稍远一

些。”

“那陆地方向呢？”

“我能够看到的就远远多过你了，因为你在下面，悬崖遮住了陆地。”

女子点了点头。“谁是孤独者呢？能看到所有方向的人，还是只能看到一个

方向的人？

“你是知道答案的，可这正是寻求‘互联’的人们惯常的缪见。不知怎么地，

他们相信，一旦理解了事物的真实本质，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孤立和孤独，周围每

个拥护‘分裂’的人都会避开他们。”

“难道不会吗？”

“对于一个因为合逻辑的理由而抱持新信念的人，你为什么会选择避开

呢？”

“可人们确实会回避这类对话，”男子说道。“我亲眼看到过。”

“那这些人还没准备好，转身离开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的实相。仅此而已。理

解了我们的‘互联’，就不可能再孤独。这是一个谬见，但相信这谬见的人，大

多数是因为正在学习‘分裂’的灵 性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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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灵 性 道路？”男子条件反射地重复道。

“是的。”

“请解释一下，因为我以为灵 性即是信仰‘互联’？”

“当你能够感觉和构想‘互联’时，你就不会孤独。你真正地理解了。在这

理解中，你是慈悲的。慈悲是孤独的反面。慈悲是一个连接点，会同时为我们的

感知中心和想象中心赋能。

“这并非一种灵 性 信仰。这是一种逻辑信念。它并未从灵 性、宗 教、科

学甚至哲学中找来一篇文章给自己披上。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们是‘互

联’的，我们拥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是‘全体性’的一部分，但在每个方面它

又是独一无二的，这归因于我们独一无二的时空二元性旅程。

“置身于‘分裂的灵性’中，你会寻找‘分裂’层次。更高、更低。圣人、

罪人。更好、更差。道德、不道德。更光明、更黑暗。经验丰富、经验缺乏。这

些成为了灵 性和宗 教的灯塔。那些宣称灵 性是宗 教改良形式的人，如果也带

着高低之分，他们仍然是在追逐‘分裂’。你明白了吗？”

“我不确定，”男子说道，“我知道你说过，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想象力

和直觉分别是我们头脑和心脏的一部分，而头脑和心脏形成了搭档关系，共同聚

焦在体验和表达我们实相的‘互联’这一目的上——最初经由逻辑，随后通过

体验……”

男子停顿了一会儿。“我猜，让我迷惑的地方是‘分裂的灵性’这个词。我

觉得，在遇到你之前，我就在这样的世界。我摆脱了儿时被父母锻造的宗 教枷

锁。我找到了一种个人化的灵性，聚焦于善良和真理追求。这怎么会是‘分裂’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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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不吧。那么，它有高低之分吗？”

“我的理解在不断进步。我的理解攀登向更高……”

“它背后有组织吗？”女人打断了男子的思路。

“并不算吧……或许有个很小的。”

“那么，它就是‘分裂’的，或许它的‘分裂-互联比’不同于主要的世界

宗 教。请记住，并不存在能够被结晶出来的完美‘互联’之路，可以由一人传

递给另一人。‘互联’之路只能被一个人理解——那就是你本人。”女人指着

男子笑道。“一条道路越是属于你自己，就越是转向‘互联’。一条道路越是被

他人追随——就意味着它是宽敞的，人工铺设的，一路安置有路标——那它就

越是转向‘分裂’。”

“你刚刚说，这关乎比例，而非绝对的二选一。这是否意味着根本就没有路

通往‘意识’和‘互联’？”男子问道。

“只存在着为个人准备的道路。个人能够逻辑性地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和直

觉，去找出自己的更高意识，亦即他们的主权体，并允许主权体引导他们走向积

分态。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实仍然会叮咬我们；这条道路无关于‘意气相投’

和‘规则手册’。我们是学习着，在时空二元性中体验和表达我们的‘个体、众

体、全体意识’。

“每天一醒来，我们就在寻找‘互联’，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搭档——‘分

裂’——始终潜伏在暗处提醒着我们高与低，优与劣，对与错。而我们也知道，

在时空中，这两个世界就交汇于我们‘存在性’的每一个当下里。我们誓愿活出

一种比例，其比值由我们设定；其在我们生命中的表达源于我们；其能量源于我

们；其目的属于我们。它是无法被评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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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存在着一条路，但这是一条独行之路，只容许一个个人和一个主权

体通行。这是因为‘全体’的道路是无限数量的，囊括了全部形式的全体生命。”

女人眺望了海上一会儿，经由鼻子深深地吸入一口气，缓缓地吐出为一段话

语。“‘分裂’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无处不在，同时还是无形的。”

“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感知到它？”

“欧，我们一直就感知着它。对它的感知并非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缺失

了指向‘互联’的重新定向行为。

“当感知到周围的话语、图像或声音在‘推销’着‘分裂’，无论多么微妙，

我们能够将注意力重新定向至‘互联’，方式即是将自己聚焦到心脏和头脑的交

汇处。在这里，它们是一对搭档。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

平等的搭档，想象力和直觉则是它们进行‘重新定向’的工具。”

“怎么重新定向？”

女人叹了口气，双手背到身后。“逻辑性慈悲。”

“我相信，我从未听到过这个词组……”

“好吧，”女人回答道，“当涉及心脏和头脑时，你会得到一些独特的词组。”

她自顾自地笑了笑。“给你讲个故事，一名男子，我猜他和你挺像的，他在沙漠

中徘徊了一整天，没有一丁点水。他知道，自己迷路了。风抹掉了他的足迹。他

跋涉于厚沙里，在沙丘上上下下，这把他彻底累坏了，也让他更为干渴。黄昏时

分，濒临死亡之门的那一刻，他生出了一个视象。在这视象里，他是一只鸟，能

够飞翔于沙漠上空。这么做时，他看到了一个小定居点，人群、街道、狗的吠声、

还有花园——所有这些象征着生命的事物。”

“他立刻站起身，靠着身体和头脑仅存的力量和决心，向着视象指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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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可来到定居点，他才发现那里早已被遗弃。没有人、没有吠叫的狗、没有

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花园。街道也早已被风沙彻底征服了。”

“他在做梦吗？”男子问道。

“不，他看到了一个视象。一个真实的视象。他合乎逻辑地猜测，这样的地

方必定会有一口井。”

“有吗？”男子问。

“是的，那里有一口井，可是喝了一口，他就发现井水显然被污染了，他无

法化解自己的干渴。虽然有水，却无法饮用。真要喝下去，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结局会是悲惨又孤独的。最糟糕的组

合。”

“这个时候，这个人只有一个选项。他需要一个奇迹。必须发生些奇迹，否

则他将死去。这就是他唯一的选项。当夜幕降临，第一颗星星现身，他已经如此

虚弱，躺倒在温温的沙子上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能看到的全部只有夜空中的星

星。不久之后，他感觉繁星间有什么正在移动。”

“云层正在形成。不一会儿，第一颗雨滴拍打到他的额头上，他大笑起来，

张开嘴巴，任雨水倾泻而入。他大口吞咽喝着雨水，布满尘土的身体也被冲刷得

干干净净。几分钟后，他从‘临终沙床’上复活过来，站起了身，这么做时，他

听到一个声音：“如果你渴望深入这次生命，就跟随我。”

“他四下张望，但在黑暗中，什么都无法看见。他甚至不确定这声音是真实

的还是自己的幻听。这场疾雨如同来时般戛然而止，他大声喊道：‘跟随你去哪

儿？我甚至无法看见你。’”

“这声音告诉男人，它是男人的头脑和心脏在对他说话。它并非什么外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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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它同时存在于内在与外在，存在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事物中。它就是‘全

体’，而这个男人也是它的一部分。如果男人听从这个声音，它就能引导他。”

“这个男人别无选择。他决定信任这个声音，而声音告诉男人的第一件事就

是，将他的头脑和心脏视为一个感知系统。这样做后，男人开始看到包围自己的

大自然，虽然被覆着黑暗，却被星星和新月的微弱光线照亮着。他能够看到大自

然如何地拥抱着自己。他突然记起妈妈曾告诉过他，如何利用星星作为路标去辨

明方向。”

“突然之间，他在沙漠中不再感到迷失。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女人停住脚步，弯下腰，拾起一只贝壳。“仔细看看这贝壳，”她伸手递给

男子。“你看到了吗？”

男子将贝壳凑近眼前，细细地观察。“螺旋？”

“是的，你看到它是如何形成了这完美的几何图案的吗？”

男子点点头。“这跟你讲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大自然拥抱着我们，拥抱着我们每一个存在，而不仅仅只是我们所代表的

物种。大自然是智能的，大自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被智能引导着。那是一种行

星级别的智能，而非人类、动物、植物或计算机的智能。”

“即便是风暴？”

“即便是风暴，”女人说道。

“这又跟‘逻辑性慈悲’有什么关系？”

“正是‘分裂’将‘大自然’变成了客体。大自然即是我们，我们即是大自

然。这是合乎逻辑且毋庸置疑的。这结论属于头脑。因为这是真的，所以，‘我

们被互联于大自然’也同样为真，这结论就属于心脏，而这也是慈悲得以进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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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那些生活在城市，很少看到大自然的人呢？”

“你是说，我们只将大自然定义为树木、山脉和大海。”

“难道不是吗？”

“大自然即是我们全体，每一个鲜活存在的生物。我们即是这颗行星本身，

而这颗行星则属于“大自然”——我们宇宙及其中的全体生命。所以，‘逻辑

性慈悲’追求的正是心脏和头脑的这种融合。‘慈悲’是我们感觉大自然的方式，

我们也经由慈悲而感觉到，我们被互联于大自然，因而我们就是它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逻辑则是我们产生确信的方式。所谓‘确信’不是去背诵他人的信念，而

是经由逻辑来理解：我们是一个‘包罗全体’的互联性意识；我们是主权体，我

们是积分态。我们是意识——而非一个大脑；我们是大自然，而非一个人类。”

“嗯……”男子喃喃道，“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逻辑形式。它

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物理性或物质性的。”

“是……”

“难道这无关紧要吗？”男子问。

“逻辑会延伸向非物质世界，不是吗？”女人问道。

“你能举个例子吗？”

“初次见面时，我解释道，我们生活在时空二元性中，它有着一对基本的二

元性：‘分裂’和‘互联’。‘逻辑’会这么演绎：如果每个事物都具有二元性，

那就必定存在一组基本的二元性，其余所有二元性都升自于它。”

“逻辑进一步演绎到：我们同时生活于‘分裂’与‘互联’这对基本的却极

性对立的表达方式中。绝不可能仅仅只生活于一个或另一个中，因为我们的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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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二者构成的。因此，我们就拥有了自由意志去决定，我们想要生活于哪类

极性中，并非绝对的二选一，而是极性间的比例。我们选择更校准于哪一方？我

们更倾向于哪一方？我们在自己的创造物和‘具象化展现’中表达出哪一方？”

女人接过男子递还的贝壳，小心翼翼地放回沙滩。“这就是‘逻辑性慈悲’

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我理解了逻辑那一面，”男子说。“慈悲呢？”

“当你握起贝壳时，你将这视为你跟这个特定贝壳间的一种问候了吗？”

男子摇了摇头。“……没……”

“你想象过它的故事吗，它如何找到了这个地方，又如何找到了你？”

男子再次摇了摇头。

“你问过它任何问题吗？”

男子的眼神有些焦躁不安了。“没。”

“你从心脏里向它发送爱了吗？你将它包纳进你的实相了吗？”

男子突然显得烦躁起来。“没有，全都没有。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来试图

弄清楚这整件事。”

女人举起手来，食指指向蔚蓝的天空。“你无法询问关于‘慈悲’的疑问，

你需要活出慈悲。那不会是某种表现出你是圣人的重大事件。那会是最微小的事

物。它一直都是，因为，我们的‘互联性’正是在最微小的事物中等待着我们。

这就是慈悲的本质。如果你对最微小的事物感觉到慈悲，你就能对最宏大的事物

感觉到......比如你的人类同伴。如果你只对大的事物感觉到慈悲，对小事物却没

有，那么，慈悲还未找到你，或者说，你还未找到它。”

“慈悲容许我们在通过逻辑看待事物时，不会感觉到冷漠、疏远、算计或淡



14

漠。正是慈悲，联合起了我们。正是慈悲，将我们带往了‘分裂’与‘互联’这

对极性的交汇处，去发现平衡和理解。”

“那逻辑又给予了慈悲什么？”男子问道。

“对于各个更高维实相的感知。逻辑和想象力是一对奇异的搭档，但它们确

实是一对搭档。它们的搭档就是去合乎逻辑地相信，每一个鲜活事物终极而言都

源于同一源头，因而我们被互联着；也是去合乎逻辑地相信，正是这种‘互联性’

在我们内里创造出了慈悲。而表达出这份理解即是慈悲。”

男子依然眼神茫然，摇着头问道。“那什么又是爱呢？你从未谈到过它。为

什么？”

“‘爱’仅仅就只是：‘互联’的感觉，并结合上对于‘互联为真’的逻辑

性知晓？我没有谈及它，因为它无法在话语中被找到。”

“所以，爱完全关乎于行动？”男子问道

女人摇了摇头。“不。它完全关乎于理解。正是在理解中，爱才能被找到，

在爱被找到的地方，爱才能被分享。”

“哪一类理解？”

“我们一直讨论着的所有这些。”

“但你刚刚才说，它无法在话语中被找到。”

“确实不能，但话语的背后是什么呢？”

“思维？”

“思维背后是什么？”

男子停顿了下，闭上了眼睛。“感觉？”

“哪一类感觉？”女人温柔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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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性的。”男子语气肯定地答道。

“仅此而已吗？”

“‘互联’感需要平衡于‘分裂’。”男子回答。

“那么，在这个世界，平衡的‘互联’感就是爱的源头？”女人问道。

“我想是吧……”男子回答道。

“逻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它为我们的‘互联’感带来了……真实性。”

“没错。”

“逻辑和爱看上去就像一对奇怪的……奇怪的搭档。”男子评论道。

“‘互联’的背后又是什么？”女子忽略了他的评论。

男子思考了一会儿，脸上浮现出更深的内省感。“我会说是个人的主权体意

识。”

女子点了点头。“那它背后又是什么？”

“那只能是积分态，“全体”。”

“那它背后呢？”

“‘未知’……我猜，甚至有可能是‘不可知’。”

“完全正确！正因为此，爱升自‘未知’，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来自何处。这

就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告诉自己，我们无法描绘爱。”女人停顿了下，微微歪起

了头。“你又如何去描述一个你无法理解的事物呢，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它是如何

到来，或者它来自何处？”

“这是个设问，还是在问我？”男子问道。

“我是在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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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被告知，对于理解而言，背景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还缺

乏背景？”

女人因这回答微笑道：“你有着非常棒的头脑和心脏。要理解爱，是同时需

要这两者的。一旦爱被理解，它就会将头脑和心脏彼此校准。还记得我说过吗，

心脏和头脑需要被熔合？”

“是的……”

“对于‘爱’的理解，正是两者在结合。”女人说道。

“可，你不会在说，如果没有这种理解，我们就不能去爱？”

“不，当然不是。”女人回答道。“爱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它是所有世界里

的所有能量中最为丰沛的能量之一。我要说的是，为了将心脏和头脑熔合于爱，

你需要理解爱的缘起、目的、源头。即便这种理解不完全……”她停顿了一次心

跳的时间，“再说，它永远都是不完全的。”

“你刚刚才说，爱源于‘未知’或‘不可知’。那么，我们又如何可能理解？”

“仅仅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这即是‘不完全’的理解。”

“你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没有连接到‘爱’，是因为我们将爱的临在关联

进了浪漫、性 爱、慈善，诸如此类。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好吧，为什么会这样？”男子问道。

“为什么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并不理解爱’？”女人以问题回应道。

“我不知道。”男子随即答道。

“如果我请你描述下‘希望’这个概念，你会如何做？”女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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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举个例子。”

“那么，关于‘爱’，例子又是什么？”

“一种友善的行为，我猜。”男子说道。

“双方的承诺么？”

男子点了点头。“是的，那也是一个例子。”

“一方因另一方牺牲了生命呢？”

“是的，那绝对就是爱。”

“如果双方是一起玩耍的孩子和蝴蝶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男子说道，“可爱有很多例子……”

“成百、上千、万亿，无限多样。是的。”她说道，“然而，正是因为‘爱’

的无限多样的例子，它的源头和演化才仍然隐藏着。”

“‘爱’也会演化？”

“每个事物都在演化。为什么爱会有所不同呢？”

“我猜……我猜我从未这样思考过‘爱’。”

“爱是一种永恒的事物，一种我们眼睛永远无法看到的‘野性生物’。这就

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体认到的事。没有他人会开出‘处方签’，

只有我们自己。‘爱’并未被困在一个固定时空。它是一种网络或一种场，囊括

了全部事物。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所以，有多少主权体，就有多少通往积分态体

认的门。”

“为什么这一点会如此重要？”男子问道。

女人望向了天空一会儿，仿佛在祈求不可见的灵的帮助。“我认识一个人，

一生都被告知，她是个毫无价值的罪人，一个悲惨的人类。被家人所唾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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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不可信赖、厚颜无耻、自私自利。这个人，在每个方面，都被认为无

可救药，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这样一个人，人生哲学又会是什么呢？她会用什

么词汇来描述自己的指导哲学？”女人看向男子，微微点着头，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我甚至无法想象，爱会是其中一部分，”男子轻声道。

“那爱又变成了什么？”女人问道。

“性，我猜......”

“还有其他的吗？”

“愤怒和沮丧？”

“是的，实际上，‘爱’能够被扭曲成任何形态。它是完全可塑的，就如同

黏土。‘爱’会呈现为什么形态，完全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词汇和感觉。当爱的

形态展现出最广阔的自由度时，就是我们最有创造性的时候，最为强大的时候，

可能还是我们最具有‘互联性’的时候。”

“可是，你提到的这个假想中的人，难道他也会运用爱去创造出属于他的形

态？”

“如果不用‘爱’，还有其他材料吗？‘爱’即是我们所感觉到和想象到的

‘互联性’，难道这不合逻辑吗？‘爱’难道不就是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场吗，

难道不正是它使得时空中的一切得以存在吗？所以，甚至那些所创造者的爱之形

态被扭曲进黑暗的人们，他们也只是畸变的爱之表达，他们依然是由爱构成的，

因为你无法创造出任何的‘非爱之物’。”

男子叹了口气。“当一个人如此深地受到自己所持的话语和感觉的奴役，就

注定只能在这次生命里创造出爱的畸变版本吗？”

女人张开双臂，微笑起来，那最纤细的上扬唇线，只能被称为微笑。她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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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姿态，就如同演出谢幕的芭蕾舞者。

男子看着她，脸皱成了一团，重重地摇起头来。“不......不......不可能。你不

会是在暗示，你就是那个假想的人？”

女人放低双臂。“为什么不能呢？”她耸着膀问道。

“怎么可能？”男子问道。“你描述的那个人......我的头脑完全无法将那画

面联系上你。”男子再次摇起了头。“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即是证据，证明了话语、感觉和信念......它们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但是你是如何完成转变的，从那个......你口中那个卑鄙之人变成了

现在的你？”

“借助‘希望的词汇’。”

“比如......比如什么？”男子问道。

“‘主权性积分态’。‘联合性诸源头’。‘个体，众体、全体意识’。‘爱

的场域’。‘心-脑搭档’。‘联合之线’......”

“我想不通，你怎么仅仅借助词汇就改变了？”

“我认为它们带来了希望，并决定细细地沉思它们。在这些词汇进入我的生

命之前，我从未真正拥有过希望。”

“谁给了你这些词汇？”

“我不知道。”

男子因这回答一脸惊讶。“你不知道！？”

女人摇了摇头。“不知道啊。你知道怎么着？”

“怎么着？”

“我从未真正想过去找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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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这些词汇就足以将我紧密联系上‘我之所是’，这样，我就能成为真

正的我，而非过去版本的畸形的我。”

“我不相信你的话。”男人语气尖锐地宣布道。

“你不相信什么？”女人问道。

“我不相信你曾经就是这个假想中的女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改变这么多。”

“你见过荒野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看它，将你和它视为同一？”

“大概没有，至少按你的定义来讲。”男子回答道。

“荒野同时既凌乱又和谐。如果你认为它应该被开垦，并着手去耕作，它就

会变得结构化，在这结构中就出现了二元性。美或丑，好或坏，聪明或愚蠢。所

有这些二元性开始塞满了荒野，但是荒野......自有属于它自己的完美。它并不存

在真正意义上的二元性感觉。它处于平衡中，无视着人类的影响。

“具体到我，我的结构化和组织化，全都来自他人，他人的想法，他人的信

念。我是一片荒野，却从未被发现。词汇要么是荒野的例证，要么是他人结构化

信念的回声。如果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作为一块空白画布进入这个世界，七

岁之后，画布开始被填满，你却甚至无法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画笔。如果愿意这

么看，当上述这些降临到我身上时，我的画布几乎被完全填满了。

“剩下的空间只够画上寥寥几笔。我曾假设，自己也挥动过画笔，但一种体

认以某种方式抓住了我：我是......我实际上是个木偶。的确是我的手在绘制画布，

可是，运用什么颜色，在何处落笔全，都非我的意志，没有一笔是。也不是我在

决定画布的高度或宽度。完成这些的手，并未被连接到我的‘自我感知’，并未

被连接到我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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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容许了自己之外的每个人在我的画布......我的生命中作画，来裁定我是

谁。当这种体认抓住了我，我意识到，我需要新的词汇、新的信念、新的感觉、

新的行为。所有这些事物都需要被校准于某种有价值之物。它应该带来希望，承

载一种让人感觉真实的承诺，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全体。这才是真正的钥

匙，能达成我的......我的救赎。”

女人停顿了下，望向大海深处，大海在激烈地翻涌，如同巨大的自然之轮。

“我们能够改变。任何人都能。通往荒野的道路就属于我们自己，也仅仅属于我

们自己。没有任何他人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我们的荒野。即便在某种启示中偶然

‘绊’到了‘我们的荒野’，我们依然会返回我们的画布，只是在某个小角落重

新涂上一层色彩，指示出‘荒野’的神奇性质，与此同时，画布的绝大部分依然

是他人之手画就的。

“随着时间推移，‘神奇性’会失去它的磁力。我们回头看向数十年来完成

的这幅画，带着数百万的笔触。那个瞬间的体认，不知怎么地......不知怎么地，

已经褪败了颜色，即便躲在角落，它也成了他人发明的新笔触的底色。”

“所以你是说，转变能够发生，但如果仅仅基于狂喜或奇迹体验，它会褪色。

但如果我们持有着共鸣于自己内里的‘希望词汇’，就能够支撑我们，甚至帮助

我们以新词汇和信念作为颜料去重新涂绘画布。这就是你要表达的，对吗？”

女人点了点头，再次回身，面朝男子，手指指向一条从崖顶通往海滩的栈道。

“整件事的关键就是，如何在一个‘分裂’场域里制造出这种真实可信的‘互

联’感，进而借由这感觉创造出一种‘具象化展现’，去体现出那和谐的、无条

件的爱，不是基于他人的标准，仅仅只基于我们自己的标准。我对你说过的每一

件事，都仅仅只是一些分支，直到我们的宇宙‘课堂’完全献身于了那呈现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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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形态的更高智能时，分支们的根本性主体才会浮现出来。”

女人左手抓住栈道的外侧护栏，准备上行。

男人突然变得焦躁不安，伸出手，碰了碰女人的肩膀。“拜托，我还有个小

问题。”

女人回转身，点头以示同意。

男子无声地叹了口气。“我们如何制造出这种‘互联’的感觉呢？”

女人的脸转向大海的方向。“不需要去制造什么。自从主权体进入了时空二

元性，‘互联’就一直存在着。对我们全体而言，它始终都存在着，以我们各自

独有的方式，鲜活地存在于我们内里的荒野中。”

“我怎么做到这个呢？”

“你已经在做了。每一个生命都一直在创造‘爱’的‘具象化展现’，区别

只在于，我们引导向现实的‘具象化展现’，是源于我们的荒野，还是他人之手

的涂鸦。”

“那么我该如何源于我的荒野去引导它们？”

“你必须释放它们，”女人说道。

“释放它们？”男子的表情变得困惑。

“找出那些关联着‘互联’的新词汇和感觉，将它们带入表达中。找出‘‘希

望的词汇’，那些关于‘主权性积分态’的信念：‘主权性积分态’同时存在于

‘联合’与‘分裂’中，它一直都在学习和教导，它一直都在爱与被爱。这些就

是需要被释放的。”

“它们会去往哪里？”

“我以为我们已经谈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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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的展现？”

“它们会去往那里、那里、还有那里，”女人分别指向了三个不同的方向。

“它们就像‘火焰’中窜出的火花。作为‘寄主’，火焰里存在着一股力量，会

推动火花飞离。火花向上窜起，转变成一缕烟，升入夜空，再也无法被看到，完

全远离了自己的源头。我们的‘具象化展现’就像这样。我们不知道它们会如何

产生影响，我们只知道，它们必定会的。”

“我们怎么知道？”男子问道。“我们怎么知道，是否有一个目的存在于生

命中......存在于我们活出的这次生命的所有这一切里？也许一切都只是随机的物

理和数学。”

“这就是词汇的力量如此重要的原因，”女人点着头说道。“它们的力量就

在于，它们有能力以逻辑回答质疑。没有逻辑的支持，只是这些词是不足够的。”

“你所说的逻辑是什么？”男子问道。

“逻辑就是：即便一个随机的世界真的可能，不知怎么地，某种东西，经由

一条未被任何眼睛看到的航线，弹射过一个未知宇宙，在这个荒凉行星上，设法

创造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物种，即便如此，也仍然存在着一个目的。在地球表

面，这个目的揭示出它自己正是经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创造物，

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心脏和头脑留下的足迹。

“如果我们生命的展开是围绕着‘主权体’和‘积分态’，或类似概念，我

们就正在时空二元性里，且在一个和谐且平衡的方向上演化着‘积分态’——

我们全体。无论是否存在上帝、天堂和地狱、涅磐、救世主，又或者等待着我们

的是绵绵不绝、漫无目的的亿兆生命期，我们都能够做出选择，去运用我们的逻

辑，并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外面传来的信息，我会选择，我的生命将基于这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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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于我内在荒野的词汇。

“这就是逻辑。这就是勇气。解下外部世界的‘畜绳’，脱离它的影响。走

出‘分裂’文化。源自我们每个人内里的荒野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逻辑。”

“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简短，我保证。”男子以恳求的眼神看着女人。

女人不易察觉地微微点了下头。“就一个问题，我的朋友，然后，我真地必

须开始攀登了。你要跟我一起吗？”

“我想我会留在海滩，沉思一下我们的对话。”

“不错的选择。现在，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男子将手搭上额头，挡住阳光，仿佛是为了提升表情阅读能力，方便看到女

人回答问题时的神情：“你真在疯人院待过？”

女人完全地静止了一会儿，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也许下次遇到时，我会回

答你这个问题，如果那时它还重要的话。不过那时，我需要先问你一些问题。”

她微笑着，转身走上栈道，边走边数起了台阶。“1、2、3、4……”

数到“5”时，女人停下脚步，转身看向男子，此时的他已经走向了海滩。

“最后一个答案，供你参考。”她提高声量跟海浪声竞争着。

男人立刻转过身。“什么？”

她指着自己的脑袋。“这类逻辑只能从两个词汇产生：主权性 积分态。而

这两个词只能升自一个充满目的的世界。当它们升起，而我们也吸纳了它们，它

们就变成了我们，这时，这个世界就会移动向更高的和谐。更高的和谐能够更好

地聆听那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拖拽和耳语，这个未来——不是你的，不是我的，

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他们的……它是全体的。我们能够加快这个进程，也能延缓

它。一切都在于：选择。”她以食指强调道。“如果你想沉思什么，就沉思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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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女人转过身继续攀登，听到了男子嘴里流出的‘谢谢你’，能感觉出彼此之

间的距离。她曾攀登过更为陡峭的阶梯，每一阶里都潜伏着恐惧。‘河溪分流处’

即是她的画布。当人们认为自己找到了目的地，他们就不想再攀登。而她跟自己

目的地的距离则比大多数人更遥远，更复杂，也更具启迪性。

“一定是海风的缘故。”她自语着抹去了一滴眼泪。“7、8、9、10、11……”

男子放眼望着大海，径直走向潮汐。他的注意力根本无法停留在任何局部上。

存在着太多的运动。当浪尖突然屈服于重力，巨浪带着全部的重量撞向散布于海

湾的岩丛，浪花飞溅。海天之间，一切都在运动，仿佛是在撼动坚实的大地。

男子的思绪转向了内在，共舞于那些从未涌入过的念头。那些既永恒又无限

的事物，又能怎么去进化呢？进化不是时空的功能吗？男子想道。

几乎即刻地，他就听到自己的头脑走上前来回答道：“任何既永恒又无限的

事物都会在单个生命期的跨度内以行动实践它的记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生活

于时空二元性期间，也活出主权体的聚合一致性。

“我们体认到，我们不可能将时空中的不同眼睛和耳朵带向同样的体认。我

们容许了‘无限性’去进化，‘永恒性’去观察。我们将二者带入了一种联合。

‘主权体’即是‘永恒性-积分态’的‘无限性-代理人’。

“当我们着手单个的知觉性生命期，我们欣然地校准起主权体与积分态、接

受它们、理解它们，促成它们成为搭档。然后，我们退让出空间，容许它们进入

我们、流经我们，进入‘人类性’的世界。在这个时刻，一种智能进入了我们，

认领了单个生命期的人类身份的每一个粒子，平衡起了新与旧，创造出了记忆上

的进化——我们身份的转变。‘积分态’经由时空得到了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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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集体身份横跨所有物种和所有时空，这个集体性身份进化着。存在于

时空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在进化着。每一个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存在着无限多样

事物的原因。积分态智能创造出主权体身份，主权体身份创造出生命期，生命期

创造出课程来学习积分态智能。这就是进化在最核心处的循环。就像所有的核心

一样，每个核心也是通往其他核心的门户。‘我们之所是’的身份即是：一个‘积

分态’被聚焦于一个‘主权体’之上，一个‘主权体’则存在于无限多样的生命

期和生命形式中。

相信人类的渺小，还是相信‘主权性积分态‘的无限扩张。如果我们感觉到，

相比于紧缩或同质化，更好的选择是生活于扩张中，那么我们就更可能感觉到一

种磁性，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将’主权性积分态’作为我们的身份。这不是一

种即刻体认，也不是以行为实践来表现出我们的完美。我们是在经由自我-慈悲

和自我-理解，来将‘主权积分态’引导进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在移动向下一阶

段的‘具象化展现’，它们正等待着经由我们的创造而显化出来。我们是在尽我

们最大的能力来爱‘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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